
一枚枚方寸大小的邮票，以严苛的选
题筛选与考究的票面设计，将所承载的历
史文化信息汇为海量的图像数据库，在服
务邮政的同时，造就了庞大的拥趸。热衷
于此的人们互为邮友，其中佼佼者称为集
邮家。所谓邮缘，既是人与集邮品的那些
事，也是人际交往。

这里，谨忆集邮家黎震寰先生。
初识黎先生是在1985年 5月。“我的年

岁，年份末两位数减二”，他笑着说。那年先
生83岁，在家编《天津集邮》。这是季刊，天
津市集邮协会主办，1983年6月创刊。请这
位耄耋老人编刊，可谓一种延续。早在1950
年津门集邮界创办《天津邮学月刊》，就邀请
黎震寰担任编辑顾问，每期审稿把关。

交往多了，熟稔起来，听黎先生谈及
一些过往。上私塾，上学堂，学英语，年轻
时的黎震寰有过潇洒的生活，曾陪阔太太
们打牌，以张勋太太为首。20岁出头入职
铁路局，开始集邮，是京津地区较早的集
邮者，天津邮票会的发起人之一。1943
年，他出版了旧中国第一部邮票史书《中
国邮票图鉴全集》。1952年，《中国人民邮
票图鉴》在香港印行，首次系统介绍中国
解放区邮票。

编著这样两部邮票图鉴，需要藏品的
数量和质量都很可观吧？我
曾提问。黎先生说，初涉集邮
时没设专题，几年后确定专集
中国票，渐渐积攒了不少。要
编图鉴，还不够，就向邮友借，
或者出让一些、收进一些，互
通有无。

先生所著《中国邮票图鉴全集》，书前加
贴的扉页上，1979年5月题记：“这是世界上
第一部用中文写的旧中国邮票史。我编写
此书的动机，是想替我国集邮界争气。在此
书出版以前，有关中国邮票的专书都是外文

的……此书只印三千册，不到半年已销售一
空。此本是当时试印的样册，留作纪念罢！”
1981年 10月的题记，提到当年集邮书请人
作序之滥，及他为本书自撰序言对此提出批
评，最后写道：“这也算邮坛掌故之一，述供
一笑。”1982年 2月，他又在那页题记的背
面用铅笔写下两行字：“中国邮票史要由中
国人来写（已办到），中国邮票价要由中国人
来定（尚未办到）。”老集邮家的这些随想录，
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国集邮史。

关于“大龙邮票”，我曾记录下黎震寰讲
述的故事。1940年的一天，时任天津邮票会
常务理事的黎震寰，与天津邮局邮票发行总
经办人徐家麟聊天得知，徐的岳父经历过
1878年大龙邮票的首发——那天，邮政柜上

第一次来了邮票，印着龙，五分
银。随即发售，徐的岳父买了一枚
作纪念，因为恰值生日：旧历六月
二十五——这一年岁次戊寅，公历
为1878年 7月24日。黎震寰向天
津邮票会副会长李东园说起此事，
后者正在东马路青年会主持集邮

讲座，便让这故事上了讲台。同年7月出版
的《天津邮刊》载文，认为大龙邮票首发日期
应是7月24日。

时间过去40年，黎震寰旧话重提。集
邮家杨耀增在 1982 年第 6 期《集邮》杂志

刊文，引述从黎震寰那里听到的故事，以证
大龙邮票7月 24日天津首发之说。半年后，
上海海关杜圣余在《集邮》杂志披露，档案记
载大龙邮票于 1878 年 7月 18 日寄往主持试
办邮政的天津，天津海关于 7月 24 日签收。
《集邮》杂志的两篇文章，引用口碑材料一文
在前，列举档案史料一文随后，真可谓天造
地设般相互印证。

就此，大龙邮票首发日期可以论定了吗？
遗憾的是，天津海关没能找到相关记载。在当

年试办邮政的五个地方之一的牛庄（营口），发
现了1878年 8月 1日的发行记录。著名集邮
家孙君毅据此主张“8月1日首发说”，并向各
地知名集邮家征求意见。黎震寰复函说：“天
津是大龙邮票的发源地，那时又迫切需要邮
票，既然7月24日收到，则发行日期不会落在
牛庄之后。你因目前只能找到牛庄有正式文
件，就认为8月1日是大龙邮票首次发行的日
期，这种‘有奶便是娘’的想法，我不能同意。”
孙君毅回信表示坚持己见，同时认为黎震寰的
看法也有道理。

作为著名集邮家，黎震寰识珍辨伪，眼
力十分了得。清代发行的慈禧六十寿辰纪
念邮票，通称“万寿票”，随时光流逝而成珍
稀。有人伪造了一批“万寿样票”高价售
卖。这骗不过黎震寰，被他鉴别出来。邮商
想捂盖子，游说他不要多管闲事，威胁、利诱

兼施。黎震寰不听那一套，在1950年 5月出
版的《天津邮学月刊》上揭露造假，一时轰动
邮坛。众邮商损失惨重，为泄恼恨，送黎震寰
外号“邮魔王”。黎震寰一笑受之，还刻成印
章，与邮友通信时使用。我自制的一枚明信
片，黎先生题签并钤章“邮魔王”——圆印朱
文，篆字纤细而清晰。

说起《天津集邮》编务，黎先生以“默默耕耘
于盛世，不求闻达于诸邮”两句话书写相示。书
桌上一摞信件，有约稿的、有退稿的。他说选
稿、编稿都持严格的标准，有不合事实的，尽己
所知，代为修改。别看是季刊，每期要看十多
万字来稿，选出五万字，由季刊编委会审定，再
编目发排。他说，兴趣所在，精力倒也还能适
应。应黎先生之约，1987年我为邮刊撰稿《林
崧的特殊收藏》。

黎震寰先生1958年退休，后应邀为博物
馆鉴定、整理邮票。他说，历博（原天津市历
史博物馆）邮票藏品较多，主要来源是没收汉
奸物品、个人捐赠、海关没收物品，其中包括
一些珍贵的解放区邮票。他说，几千年的邮
驿史料与邮票合展，天津馆的这一选题策划是
全国首创。年逾八旬，他为博物馆两位保管员
开课讲邮学，每星期一次。课程由清代大龙邮
票开始，讲过民国邮票，接着讲解放区邮票、商
埠邮票、客票、敌伪邮票，还讲变体票等专题。
每课都编写教材。平时看书做笔记，设两本
“账”：一曰“流水账”，记编号、题目、出处三
项；一曰“总账”，分门别类，将“流水账”上的
编号做了归纳，以便查阅。

黎先生是年轻时爱上集邮，把这爱好化为
一辈子的学问求索不已的天津集邮家。牵头
试办邮政、谋划大龙邮票的城市，在将近一个
半世纪里，不乏多种多样的集邮故事。黎震
寰，一位应该被记住的集邮家。

吴裕成先生的系列文章“邮缘”至此刊发完

毕。从下期开始，本专栏将连续刊发章用秀先

生的系列文章“津门名家谈艺录”。 ——编者

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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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种墓前的慨叹
侯军

第五二五二期

邮缘（十五）

“邮魔王”黎震寰
吴裕成

甲辰阳春，赴浙江绍兴参加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年会。临
行前，心头掠过一丝期冀：这次赴绍，争取再去看看文种大夫，
一晃，三十年啦！

上次探访文种大夫墓，应该是在1994年春天，我以茶文化
研究者的身份，应邀参加杭州西湖茶会。会后，抽出一天时间
乘早班车赶往绍兴。先把最著名的景点，若鲁迅故居、青藤书
屋、沈园等处浏览一过，便直奔越王台。看过越王台，意犹未
尽，又沿着石径登上后面的小山。当时，旅游业不如今天这般
发达，山上并无明显的路标提示，我是信马由缰，沿路而行，左
拐右绕，就走到了一块石碑跟前，定睛看去，碑上赫然写着“越
大夫文种墓”几个大字，心下暗忖：今天能“撞见”文种大夫，不
啻中了头彩。

之所以会作如是想，是因为我的游走偏好：大凡人人皆去、
游人如织的景点，往往排位靠后，反倒是那些冷背寂寥且另有

一番故事的所在，常被我优先选择。此前参观越王台，虽然是
高台大殿，建筑恢宏，且游人也相对较多，我却匆匆而过，并未
停留。眼下，偶遇文种大夫遗迹，我却怦然心动，绕墓三匝，流
连许久。并不是这个小小的墓冢有什么特异之处，而是由这抔
黄土，想到了两千多年前的吴越春秋……

转眼三十年过去。如果说，当年与文种大夫的“不期而
遇”，只是在我的心底刻下一道凹痕，那么，如今的这次绍兴之
行，应该说，这道凹痕已化成了一个心结。

然而，当我拿到这次年会的日程表时，却发现本次行程中，
主办方并未安排越王台，也就是说，如果随团队而行，很可能会
与文种大夫“失之交臂”。这，不免有些遗憾。我快速把全部日
程扫描一遍，发现有一天的行程，正是众人皆知的那些景点，我
都已去过了。当下心动：要不，就把这一天宝贵时光“挪用”到
越王台上，不，是“挪用”到文种大夫的身上？对，就这么办！

向领队请假，并告知2号车长，均是一路绿灯，顺利放行。
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我如愿以偿，奔向了心念所系的
文种大夫。

依旧是石径清冷，依旧是游人寥落，依旧是匆匆掠过越王
台，直奔后山而去。独步石阶，我的思绪又萦回到吴越年间的
那些旧事。几天前，刚刚在央视戏曲频道看过新编京剧《西
施》；再往前推，在某档“活化”史籍的节目中，看到当下走红的
几位学人解说两千多年前的吴越争锋，诸如越王勾践的“卧薪
尝胆”、美女西施的“献身救国”、范蠡大夫的“智斗夫差”，等
等。这些都是国人耳熟能详的故事。然而，文种大夫又在哪
里呢？须知在勾践被掳，越国危亡之际，是范蠡和文种两位重
臣如中流砥柱，匡扶社稷，挽狂澜于既倒。二人相约，范蠡随
勾践入吴为奴，蹈危履难，巧为周旋；文种则镇守国内，安民兴
业，韬晦自强。应当说，两位大夫功高勋重，足可比肩。何以
千年以降，勾践成为发愤自强的励志模范，范蠡、西施成为历
经磨难修成正果的爱情主角，而文种却被抛掷在越王台的阴
山背后，几乎被人遗忘了呢？

我尤其不解的是，单论向夫差贡献美女这一招数，原本就
是文种向勾践郑重提出的“伐吴九术”中的第四招——原文出
自东汉会稽人袁康等编纂的《越绝书》：“一曰尊天地，事鬼神；
二曰重财币，以遗其君；三曰贵籴粟槁，以空其邦；四曰遗之好
美，以为劳其志；五曰遗之巧匠，使起宫室高台，尽其财，疲其
力；六曰遗其谀臣，使之易伐；七曰疆其谏臣，使之自杀；八曰邦
家富而备器；九曰坚厉甲兵，以承其弊。”可以说，这些谋略是导

致吴王夫差沉迷酒色，丧失警觉，误判大局，终致败亡之关键所
在。何以在今人的意念中舞台上传说里，这献美之计却被“移植”
到范蠡身上，对文种竟只字不提呢？

当然，我对现今的编剧大咖们也深表理解。演戏当然要有情
爱故事，将“献美”安在范蠡身上，正可集中笔墨，展开戏剧冲突，
这对表现他与西施的旷古情缘，自然是最为有戏的。反正，文种
大夫早已湮灭于荒丘野岭，既无人也无法为之鸣不平了……

如果说，我的这种感受在三十年前“偶遇”文种大夫之时，
便已隐然萌生，那么此后这些年，这种不平之念更随着阅世渐
深和读史渐多，也是愈发强烈了。我并非漠视乃至轻视范蠡与
西施的丰功伟绩，也无意抬高文种的历史地位。我只是一再反
思：范蠡和文种，这两位情同手足的好兄弟，何以会在一路同行
多年之后，最终却走出了各不相同的人生轨迹？

史载：范文二人同为楚国老乡，文种比范蠡大一岁。公元
前516年，他在就职楚国宛令时与范蠡
相识，时年文种 21岁，范蠡 20岁。从
此，两人风雨同舟，甘苦共尝。尤其是
在越国危如累卵之时，辅佐越王勾践，
经磨历劫，蛰伏自保，从匍匐于吴王脚
下为奴，直至向死而生，励精图治，重
振朝纲，最终复仇灭吴。他二人始终
是同心同德，各骋才智，砥砺前行。他
们的友情和勋业，本应成为一段青史
佳话，为何最终他俩的结局却形同天
壤呢？说到底，人生的选择，往往是成
败系于一念之间，这在他们的身上体
现得尤为明显。

记得十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短
文，题为《范蠡的规劝》，试图破解范文
二人的命运密码——我在文中引用了
范蠡在越国成功灭吴、朝野欢腾之际，
写给文种的一封信，即《遗大夫种书》，
信中写道：“吾闻天有四时，春生冬伐；
人有盛衰，泰终必否。知进退存亡而不
失其正，惟贤人乎？蠡虽不才，明知进
退。高鸟已散，良弓将藏；狡兔已尽，良
犬就烹。夫越王为人，长颈鸟喙，鹰视
狼步，可与共患难，而不可共处乐；可与

履危，不可与安。子若不去，将害于子，明矣！”
作为挚友，范蠡在信中规劝文种赶紧离开勾践，“子若不去，

将害于子，明矣！”范蠡的理由层层递进，先说“人有盛衰，泰终必
否。”你我已经达到了人生的鼎盛之点，再往后走，只会一路下坡
了；再论“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之理，我们对越国已竭尽全力，对
于掌权者而言，你已用处不大了，不如急流勇退；接着，讲到勾践
其人：“越王为人，长颈鸟喙，鹰视狼步，可与共患难，而不可共处
乐；可与履危，不可与安。”凭着范蠡长期与勾践共事的切身体会，
他深知此人绝非善主。照理说，你我都是功高盖主之臣，没有你
我，何来他的今天？他理应尊于高位，礼敬终身。可是，凭勾践的
心胸和气度，他又岂能让你我与他分享荣耀和权力？言外之旨，
已是再明白不过了——走吧，走吧，再不走就来不及啦！

应当说，这是好友范蠡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剖心沥胆，痛陈利
弊，苦心孤诣，劝导文种的一段实录。遗憾的是，收信人文种并没
有接受范蠡的忠告，他并不认同范蠡的警世危言。文种的一念之
差，就拐上了人生的岔路……

文种大夫未能悟到，此时的越王早已今非昔比，他一心只想
称霸群雄，已无意于兴业富民。而文种在他面前，却总是强调要
“养民”“富民”“亲民”。这是文种与勾践在治国方略上的原则冲
突，既不可调和，更无从化解。于是，结局就只剩一途了——“越
王乃赐种剑曰：‘子教寡人伐吴九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六在
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这是何等狡黠的说辞：当初你教给我九
条计谋，我只用了三条就把吴国打败了，剩下的六条还在你那里，
浪费了多可惜呀！这样吧，拜托你去阴间教教我的先王，让他们
打败阴间的敌手吧。

文种受剑，自刎而死。一代名臣就这样殒命于毕生忠心辅佐
的君王，千古慨叹，无过于此矣！

文种死后，勾践将其葬于西山。后来，人们为纪念文种，将西
山改名为“种山”。

反观抢先一步抽身而退的范蠡，结局却相当圆满——相传他
携美女西施游走于烟波深处，从此杳无踪影。后来范蠡经商，成
为巨贾，被后世尊为“陶朱公”，乐享人间的世代钦敬。

此刻，时值正午，我走出一身微汗，终于来到久违的文种墓
前。蓦然发现，在墓亭前已有人祭献了数捧鲜花，顿时醒悟：
哦，清明节快到了，越国的后人们并未忘记这位因亲民富民而
死于非命的先贤。这数捧鲜花分明昭示着：公道自古在民心，
斯言至矣！

写于2024年4月13日至15日

梁斌先生的《红旗谱》因展现了
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伟大历程而屹
立于当代文学经典作品之列。半个
多世纪后的今天，面对这部作品我们
仍然肃然起敬，那是中华民族的筋骨
和脊梁！

先生在画坛更是独树一帜，造诣
非凡。他少时绘画才能便显现出来，
先后得到任艺圃、张化鲁、姚萼三位
先生的专业指导，为日后的书画生涯
打下坚实的基础。之后梁斌先生参
加革命，一手秉笔，一手持枪，戎马倥
偬，直到1957年重新拿起画笔，晚年
所绘大写意画更是直抒胸臆，多年
后，凭记忆又画了一幅《秋风红叶》，
充满浓浓的忆旧之情。

走进梁斌先生的家，如进入藏书
楼一般，上千册的碑帖书画让满屋飘
着书香，一箱箱装帧精美的四库全书
肃穆陈列。新中国成立后，梁斌先生
经常往来京津两地，故宫博物院、美
术馆、和平画店、琉璃厂等都是他经
常光顾的地方，蕴藉深厚的文化情愫
让他遇到有缘的东西就尽力收藏下
来。梁斌先生说过，《九成宫》《张迁

碑》《礼器碑》《云峰山石刻》《爨宝子
碑》都是他临习的对象；石涛、八大、
金农、任伯年、吴昌硕、尹秉绶等都是
他学习的导师。一方面，先生的古
籍、名砚收藏非常有名；另一方面，渊
博的学识和对历代名作的摹写实践，
既开阔了他的书画视野，也使得他能
轻松驾驭中国画笔墨语言。

先生的绘画造诣离不开他深厚的
文学修养。少年时期他就阅读了大量
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后来受革命文
学的熏陶，喜爱郭沫若浪漫主义色彩
浓郁的诗歌、小说，崇拜鲁迅、茅盾，接
受了马列主义新思想，革命文学引导
他走上了革命道路。他13岁参加革
命，19岁成为“左联”作家。其间，为了
阅读马列书籍，他努力学习英语、日
语，从保定二师去北平求学时，已经能
用日语翻译剧本了。他也投入了大量
的时间和精力来学习、研究外国文学
作品，先生曾说：“我的第一篇小说《夜
之交流》是洋味儿的，连语言都洋味
儿，因为那时读的外国文学作品多，我
费了很大的劲，才转到土上来，完成了
我的民族气魄与民族风格，突出了我
的创作个性。”可见先生那时就是一位

具备中外文学视野，怀有深厚民族情
感的文艺青年。在《红旗谱》创作之前
的14年间，先生做了大量的文学准备，
他涉猎的体裁非常广泛，诗歌、小说、
散文、杂文、戏剧剧本，短篇的、长篇
的、古典的、现代的各种形式，凡能表
情达意、激励时代精神的文学方式几
乎无所不涉，这也奠定了先生文学艺
术牢固的基石。

梁斌先生的中国画大写意《落日
归鸦》《鱼戏新荷》《相思》《秋实累累》
《秋色宜人》《洪紫店花椒》等作品似
一篇篇饱含深情的散文。在《白洋淀
渔歌》中，他择人、舟、屋、苇，信手挥
毫，留白处水天一色，在焦墨白纸对
比下，咫尺便得无际。他饱墨渲染汪
洋的白洋淀，近处村落着墨一丝不
苟，不厌其精地刻画屋瓦、窗棂，以及
波浪般的屋檐，传递着满满的回忆。
远处村落隐没在深深的芦苇荡中，天
边的落日映红了屋瓦，渔民乘舟穿梭
其间，或垂钓，或收网，不亦乐乎，画
面抒情浪漫，既是中国画焦墨作品，
更是一篇抒情的散文。视觉上苍茫
浑厚，文学上情味饱满，虽浅白如话，

却深意无穷，正是画中有
诗，诗中有画。因为这就
是他深爱的土地，他曾经
战斗过的地方。梁斌就
是从这片土地里走出来
的一位战士，从古今中外
文学世界汲取营养，成长
为一位现实主义文学家，

一位浪漫的文人画画家。
梁斌先生革命的追求和艺术的

追求并行发展贯穿一生，实现完美的
结合。赏先生的画，可以从历史角
色、生命本色走进他的精神世界。

说到历史角色，用他自己的话说：
“我是六十年一贯制，做一名战士为真
理而战，为真善美而战。”他用实际行
动和文学艺术作品践行着他的理想抱
负。我们梳理他的革命旅程不难发
现，他始终把个体生命与家国兴亡、民
族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13岁参
加革命，五下白洋淀，七上太行山，主
动请缨随军南下，和平时期主动辞官
著书。这样的人生履历反映在绘画作
品中，就把万物的宏大气象与自己的革
命经历所形成的宏大气魄结合在一起，
比如他回忆革命峥嵘岁月的作品《阜平
大黑山》《纪念陈庄战斗五十一周年》
《狼牙山》等，以焦墨为主要表现形式，
突出了雄阔壮美的“梁斌气格”。中国
画墨分五色——浓淡干湿焦，而焦墨本
身在不掺水的情况下，俨然就是醇厚浓
烈的酒，在饱和度和行笔速度变化中产
生深浅、虚实、焦润的强烈对比效果。
对于一位壮怀激烈复归平淡的老人，

更适合情感上质朴炽热的表达，给人大
开大阖的气象，进而达到朴拙雄浑的意
象美、言近旨远的文学美。

说到生命本色，梁斌先生念念不忘
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他始终乡音未改，保
持着农民朴素的生活习惯。《红旗谱》成
为一部为农村革命铸史，为农民立传的
巨著。当他拿起画笔时，笔下的万物便
超出物理的局限，更从情从真。说梁斌
先生的画格高，就是说他笔下的意象都
赋予了人格。看他笔下的花木粗壮坚
挺，昂首向天，像勇士，亦是自身精神的
写照。老人家笔下的梅花，淡扫蛾眉不
失高雅韵致。黄胄说“他画梅，多做满
枝，老干虬曲，新枝横斜，全凭自己个性
造型”，但“老在须眉”“充满健旺的生命
力”。他曾于画面中心突兀地耸立着一
棵松，如此处理虽然打破了构图上黄金
分割的常规，但当我们看到“丈夫立如
松，昂首向天穹”的题字时，不禁拍案称
绝。如此正大气象，正来自先生那气质
高洁、刚正不阿的人生底色。艺术评论
家水天中先生有这样一段话，“人们是在
他的诗文基础上理解他的绘画，将人格、
气节、诗文、书画视为整体生命的多角度
显示。正是在这一点上，梁斌的绘画有
着职业画家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

梁斌先生历经五十载，用生命写出
《红旗谱》《播火记》《烽烟图》《翻身记
事》，献给中国革命历史，纪念为中国革
命抛头颅洒热血的仁人志士。他把战
友、乡亲留在文学作品里永远铭记，转身
回归他高洁、宁静的灵魂深处，自由徜徉
在宽阔无垠、与世无争的绘画世界里。
晚年，他在《梅为百花魁》中题词道：“你
画你的，我画我的，各有各法。”此时他已
人书俱老，万法由心，这是一种无法模仿
的表达，无需技术上的宝典秘籍，不拘一
格的表达纯粹是精神自然的流淌。他又
有严格法度，务求去伪存真，笔下缤纷的
花海，施以淡墨，一丝不苟，不以花轻可
草就，千姿百态共从容。他借雨中的荷
塘，表现天地间丰沛的雨露，浓淡相间的
墨点磊磊落落，蕴藉勃勃生机。此处，他
的世界纯净无染，心越千载，可以和《诗
经》中的所爱载舞吟唱，可以和五柳先生
抱朴归真宽衣醉卧，可以和东坡先生把
酒临风寄情山水。

本周推介的佳片是1981年上映
的，由法国著名演员阿兰·德龙自导自
演的影片《孤胆警探》。提到阿兰·德
龙，中国观众并不陌生。在1975年上
映的法国电影《佐罗》中，阿兰·德龙饰
演的佐罗给观众带来了极大的震撼。
作为较早进入中国的法国译制片之
一，《佐罗》知名度极高，据统计，有超
过7000万的中国观众观看过这部电
影，阿兰·德龙也因此成为最早一批在
中国火起来的法国演员。

柏林国际电影节终身成就奖、法国
“共和国文化艺术勋章”……阿兰·德龙
有着许多光环傍身。有人说，他的外貌
太英俊了，简直是老天爷赏这碗演员饭
吃。但阿兰·德龙的成长经历其实极其
痛苦，作家科尔特·盖斯坦说过一句话，
阿兰·德龙认为是对他的成长经历最好
的解读，那就是“一个叫人难以忍受的
顽皮的孩子往往是一个遭受着叫人难
以忍受的苦难的孩子”。阿兰·德龙可
以说是在街头长大的小混混。4岁时母
亲和父亲离婚，改嫁给一个猪肉铺的老
板，继父非常不喜欢他，对他非打即骂，
甚至生父和继父都把他像赶牲口一样
赶来赶去，推脱责任。

童年的经历让阿兰·德龙变得叛逆
要强。在连续被二十几所学校退学后，
少年阿兰·德龙彻底成为一个“江湖混
混”，整日混迹街头，以打零工为生，当苦
力，卖咖啡，当服务员，饱尝了生活的艰
辛。但这样的经历也让阿兰·德龙拥有
了有点凶狠又有点悲伤的迷人气质，备受女性观众喜爱。

1957年，阿兰·德龙先后被好莱坞制片人大卫·赛尔滋
克和法国导演伊夫·阿莱格看中，开始进入演艺圈，拍摄了
他的第一部电影《当女人卷入其中》。迄今为止，他已参与
拍摄近60部影片。今年89岁的阿兰·德龙历经多段感情的
失败，与子女也并不亲近，独自生活在偌大的庄园里，与最
爱的宠物们为伴，并不理会外界的喧嚣。

在《孤胆警探》中，阿兰·德龙饰演一个私
家侦探，接手一件失踪案件，发现案件背后还
有一个很大的组织在操纵着这一切……让我
们走进这部四十多年前的影片，看阿兰·德龙
如何自导自演一部充满个人英雄主义的影片。

5月18日22:13CCTV—6电影频道与

您相约《孤胆警探》，5月19日15:06“佳片有

约”周日影评版精彩继续。


